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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河而兴的泊头雕版印刷因河而兴的泊头雕版印刷
■王长松

地名里的沧州

壹 雕版印刷的发展

元代，泊头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村
镇。明代，泊头因河而名、应运而生。明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 1389 年），这里始建
新桥驿，俗称泊头驿，这是泊头的名字
第一次见于史册。

那时，河岸上的这个小镇叫泊镇，
是如今泊头市的前身。这个看起来不起
眼的北方小镇，却是京杭大运河连接南
北的重要码头，也是雕版印刷的所在
地。放眼望去，在运河两岸不足一华里
的堤岸上，星罗密布着坊刻书肆，也就
是现在的印刷厂和书店，而且是典型的
前店后厂模式。

早 在 清 初 ，这 里 就 有 雕 印 出 版 书

籍，至民国年间，出版印刷堂号达十几
家之多。著名的善成堂还在这里设立了
分号，商铺鳞次栉比，很是繁华。

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初到民国，泊
镇印刷的书籍、家谱、经卷、庄票，可谓
无所不包。现在各堂铺雕版的印刷品，
还有实物存世。尤其是聚元堂，还能见
到的书籍有 80 余种，上千册之多。历史
变迁中，泊镇传统的雕版都没有受到影
响，反而进入了繁盛时期。一直到 20 世
纪 40 年代，泊镇的雕版印刷业还在不断
强大，并传承了 100 多年，这不能不说是
个奇迹。

贰 因人而起 因河而兴

时间上溯到 9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
期，有一位被后人称之为官场不倒翁，自称
为长乐老的沧州人——冯道。他办了一件
恩泽后代的功业，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方
印书的先河。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 年)，
冯道上书后唐王明宗，奏请校定刊印《九
经》，即九部儒学经典。为此，冯道一方面组
织文人抄勘经书，一方面组织匠人雕印。因
冯道是沧州人的缘故，泊头人参与雕印也

就顺理成章了。
泊镇的雕版印刷业发达还有另外一个原

因。自汉代以来，泊头就有种植梨树、枣树的
习惯，现在泊头为著名的鸭梨之乡，而临近的
沧县为著名金丝小枣之乡，而刻制雕版最上
等的材料就是梨木和枣木，硬度合适，不易变
形。当地质优价廉的枣木、梨木供给充足，也
为雕版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的保障。

运河水上交通的繁荣，让南北运输有了

便利的交通条件。《南皮县志》记载：“运河开
通后，运输便利就泊镇一处而言，两岸商贾
云集，为数百里所未有。”可见其曾经的繁
华。依托南运河水运之便，泊头很快发展起
来，除了驿站官员，这里还常驻河间府管河
通判、交河与南皮两县的管河主簿以及巡检
司。明嘉靖、万历年间，泊头镇开始筑土城，
成为北方大运河沿岸少有的镇级城池。

泊头市胜利街改造拆迁时，人们在运

河码头旧址地下3米的地方，挖出了一块石
碑和碑座，是一通“漕院明文”。通过它，600
多年前的一切仿佛都生动起来：漕运管理
机构在这里驻扎镇守，水陆码头沿河边砸
桩架桥，纤夫船家忙得不亦乐乎。各种店
铺、作坊、茶馆，拉长了街头巷尾，大小官
船、民舫、木筏，搅得这里活色生香。这里

“两岸殷实，商号不下千余家”，可谓盛况空
前。

“出了村口，就是洼了”，“洼”是
河间人对村外田地的统称。村外田地
之所以叫洼，大概是源于田地与村居
地势的比较。相对于村居的高地，四
周地势较低的地方是洼地。今天，我
们要介绍的这个村就与“洼”有关。

在故仙镇辖区的子牙新河与北排
水河的交界地带，一个名为马保洼的村
庄静卧在燕赵平原上。这个看似普通的
村落，却承载着明代军马牧场的辉煌记
忆，其村名更是一把开启 600年历史风
云的密钥。

明永乐年间，山西洪洞大槐树的
移 民 队 伍 跋 涉 千 里 ，在 滹 沱 河 冲 积
形 成 的 低 洼 地 带 停 下 脚 步 。这 里 地
势 平 缓 、土 质 肥 沃 、水 草 肥 美 ，地 下
水 位 仅 两 米 之 深 。移 民 们 掘 井 汲 水
时 发 现 ，清 澈 的 井 水 竟 能 自 然 涌 出
地 表 。正 是 这 种 得 天 独 厚 的 地 理 环
境，让朝廷官员在此圈定了方圆十里
的牧场范围。

宣德三年（1428 年），河间太仆分

寺在此设立直属军马场。据《河间府
志》记载，牧场圈养战马 800 余匹，每
匹战马配有专职马户 3 人。牧场实行
独特的“盐草制”，就是官府以青盐换
取百姓种植的苜蓿。这种特殊的军需
供给体系形成了良性循环，所以，当正
统十四年（公元 1449 年）的土木堡之
变发生时，牧场仍能维持每月向京师
输送百匹战马的能力。

后来，此地逐渐形成村落，当地居
民就以“马饱洼”这个名字命名了村
庄。这个充满画面感的村名，精确描绘
了当时“马匹饱食于洼地”的盛况。清
代方志学家在考据时发现，当地乡民将

“饱”字渐渐读成了“保”字，也就是今
天的马保洼村。

今天的马保洼村，昔日的马槽已化
作农家院墙的基石，牧马的嘶鸣演变为
麦浪的私语。但每当夕阳西下，子牙新
河的水波仍会折射出 600 年前的金戈
铁马，那些深埋在土地中的历史密码，
仍在等待着后人破译。

100多年以前，在南运河宽阔的水面上，上百只商船穿梭往来。运河两岸是泊船的码
头，码头上人流如织，店员们正在店主的指挥下，往船上搬运印制好的书籍，也向陆地搬
运着从外地运进来的一刀刀白纸，很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站在泊头南运河的大堤上，看
大运河曲曲弯弯，从北至南一路绵延，在沧州与东光之间，甩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推出一
方水韵瓜洲。这里就是泊头，雕版印刷也在此兴盛，成为近代以来雕版印刷重镇。

河间马保洼河间马保洼，，600600年前的军马牧场年前的军马牧场
■侯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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